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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2018-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的被盗墓葬进行了考古

发掘。这是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吐蕃时期高等级墓

葬之一，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包括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纺织物、玉石器、玻璃器等
‹1›
。其中

有一件鋬指金杯，特征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吐蕃金银器有所不同，在同时期前后的其他文化器物中也罕

见相似者。因此，对其文化属性及相关问题的考证，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2018血渭一号墓所

蕴含的文化信息。

一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鋬指金杯

本文所探讨的这件鋬指金杯〔图一〕，出土于主墓室西北角的淤土中，已移位。形制为敞口，束颈，

弧鼓腹，圜底，矮圈足。口部受挤压变形，颈腹交接处有一道折棱，口部与折棱间装一环形把手，把手

上部有指垫，下部有指鋬，指垫与口沿略齐平，呈半月云头形。器身素面。口径11厘米、圈足径4厘米、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第45－70页。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

一号墓出土鋬指金杯考

——兼谈吐谷浑与粟特的商贸关系

付承章

内容提要  在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鋬指金杯。本文通过将

其与唐、粟特艺术中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认为它可能是一件 7 世纪的粟特输入品，反

映了吐谷浑同粟特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这样的发现在当时并非孤例，共同验证了吐谷

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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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6.5厘米。同出的金银器还包括印章、饰

品、马具、覆面、带饰和棺饰等，共计1207

件（组）
‹1›
。霍巍先生曾初步将它们归入吐

蕃金银器的范畴
‹2›
，并认为其中的覆面ª应

属公元8至9世纪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王

家贵族所用之物º
‹3›
。

也有学者将鋬指杯称为ª带把杯º，其

突出的特点是杯的口沿至腹部有各种形制

的把
‹4›
。在吐蕃金银器中，这一器形并不

鲜见。除霍巍先生所列举的6件
‹5›
，瑞士

阿贝格基金会收藏有一件素面鋬指金杯，

圈足边缘饰一圈联珠，指垫浮雕卷草纹，杯底刻有两处藏文铭文
‹6›
。结合其器腹较低平、器身素面等特

征判断，这应该是粟特工匠在吐蕃制作的器物。此外，2018-2019年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泉沟一号墓中

出土了一件形制相近的ª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º，其镶嵌绿松石的做法正是吐蕃金银器的重要装饰特

征之一
‹7›
。

从纹样上观察，吐蕃带把杯的装饰题材涵盖了莲花纹、立兽纹、卷草纹、鸟纹、鱼纹、人物纹等多种

纹样，形成了丰富多彩又别具一格的吐蕃器物装饰风格，这与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鋬指金杯多有

不同。

吐蕃带把杯上流行多样化的装饰绝非偶然，而是和社会上层的喜好密不可分。例如，为满足吐蕃

王室品味而灵活使用的动植物纹样，就蕴含了大量寓意。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Б.И.Маршак）指出，

吐蕃金工浮雕上所用动物图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人物纹和叙述场景。这些动物主题不仅彼此呼应，比如

互动、嬉戏、舞蹈、追逐等，它们亦各自充满着情感意义，这种情感意义的融合，常常会形成重要的寓

‹1›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第60页。

‹2›   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15页。

‹3›   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第8页。

‹4›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5›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105页。

‹6›   王旭东、［美］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第234页。

‹7›   付承章《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金带把杯考略》，《考古与文物》（待刊）。

〔图一〕 鋬指金杯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
一号墓》， 《考古》2021年第8期， 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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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1›
，可能与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安康有关

‹2›
。结合考古背景可知，泉沟一号墓出土的ª镶嵌绿松石四曲

鋬指金杯º位于墓室的ª暗格º之内，且被特地供奉于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鎏金银王冠面前，说明其供奉及

珍藏意味是十分突出的
‹3›
。相较而言，本文所要讨论的鋬指金杯则是以ª器身素面º为主要特征，这在吐

蕃带把杯中鲜有见者。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2018血渭一号墓的这件鋬指金杯，就会发现在唐代金银器中有特

征与之极为相似的器物。1964年春，在陕西西安沙坡村（唐长安城内）发现一处唐代窖藏，出土15件银

器。其中有一件银带把杯〔图二：1〕，形制为敞口，束颈，弧腹，圜底，矮圈足。器身中部偏下有一周

突棱，口部与突棱间装一环形把手，把手上部有指垫，下部有指鋬，指垫与口沿略齐平，呈半月云头

形。器身素面，把手外侧饰联珠。口径11.2厘米、圈足径4.7厘米、高6.6厘米
‹4›
。齐东方先生曾将该杯同李

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图二：2〕、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图二：3〕联系在一起，认为这3件器物

约为7世纪后半叶或8世纪初的制品
‹5›
。

‹1›   前揭王旭东、汤姆·普利兹克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第118页。

‹2›   罗华庆、李国《从雪域高原到丝路重镇：ª6－9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º综述》，《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

第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第27页。

‹4›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第31页。

‹5›   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器研究——以金银带把杯为中心》，《考古学报》1998年第2期，第155页。

〔图二〕 粟特、 唐、 萨珊风格带把杯
1. 沙坡村银带把杯  2. 李家营子银带把杯  3. 何家村银带把杯  4. 波可夫斯科亚银带把杯  5. 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  6. 东京三日月收藏铜带把杯  7. 库迪姆
卡银带把杯
1-5采自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第346、347、351页；
6采自 ［日］ 深井晋司、 高桥敏 《ペルシアの古陶器》， 京都：株式会社淡交社， 1980年， 第216页；
7采自Boris Marschak, 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ät, Leipzig: VEB E. A. Seemann Verlag, 1986, fig.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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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3件带把杯的共性之一在于器体均素面无纹，与纹样复杂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大相径庭，却能够在

中亚粟特金银器中找到一些对应，如七河地区波可夫斯科亚（Pokrovskoye）出土的一件年代为7世纪的银

带把杯〔图二：4〕
‹1›
。另外，它们的杯把上均带有宽平的指垫，这也是粟特银器中流行的做法。当用手

执杯时，拇指按在圆垫上既可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强持杯时的稳定性，可以说

是一种实用、巧妙的设计
‹2›
，故尤为粟特人所看重。

与另两件罐形带把杯不同，沙坡村带把杯的杯体呈圜底碗形，与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鋬指金杯一

致。齐东方先生曾指出，这种形制的带把杯源于唐代。他以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图二：5〕为例，认

为这件器物的时代应在8世纪前半叶，早于粟特的圜底碗形银带把杯。因此，圜底碗形杯体是唐代的创

新形制
‹3›
。实际上，该形制在时代更早的波斯萨珊带把杯中就已多次出现，在罗马时期的带把杯上更是

屡见不鲜
‹4›
。以萨珊器物为例，日本东京三日月收藏有一件铜带把杯〔图二：6〕，杯体的七个内曲锤鍱

出七瓣花形，其分瓣的做法与萨珊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ª多曲长杯º十分类似。而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

的八瓣花形器体，在萨珊器物中同样十分典型，故日本学者深井晋司认为，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是受

萨珊带把杯影响的结果
‹5›
。

日本学者对带把杯源流问题的观点显然值得重视，但也需谨慎看待。孙机先生在评述国内外学界对

中国出土西方金银器的研究时，曾专门提到：ª……由于遗物稀少和年代参差，很难找到萨珊金银器直

接影响中国金银器的证据，即两者之间时代相接、形制相仿，存在着明显的因袭关系的实例º
‹6›
。而纵观

波斯与中古中国交往的历史，虽然不排除部分波斯使者随南海国家从海路而来，但绝大多数使者是走途

经中亚的陆路来到中国的
‹7›
。由于粟特人控制着当时波斯通往中国的要道，唐代圜底碗形带把杯亦可能

是受到了粟特的间接影响。可供参证的考古资料是1934年在俄罗斯库迪姆卡（Kudymkar）发现的一件粟

特碗形银带把杯〔图二：7〕，其年代范围大致在7-8世纪中叶
‹8›
。如果再结合素面器身、云头形指垫等特征

判断，沙坡村带把杯应该是一件粟特输入品。据考证，在沙坡村窖藏中还同时出土了粟特银碗
‹9›
，这说

‹1›   Б.  И.Маршак, Согдий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中译本参见［俄］马尔沙克著，李梅田等译《粟特银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第90页。

‹2›   齐东方《碰撞与交融——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56页。

‹3›   前揭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370页。

‹4›   赵德云《唐代扳指杯渊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第78－86页。

‹5› ［日］深井晋司、高桥敏《ペルシアの古陶器》，京都：株式会社淡交社，1980年，第216页。

‹6›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载氏著《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42页。

‹7›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载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8›   前揭付承章《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金带把杯考略》。

‹9›   齐东方《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鹿纹银碗考》，《文物》1996年第2期，第4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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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粟特银器曾受到过唐朝人的珍视。

从特征的相似程度上来看，沙坡村带把杯似乎是唯一能够和2018血渭一号墓鋬指金杯相对应的器

物，二者甚至在尺寸上都高度接近。因此，这件鋬指金杯也多半是一件粟特输入品。但我们能否将其看

作吐蕃人出于对粟特金银器的喜爱，而从中亚进口的一件奢侈品呢？实则未必。吐蕃有发达的金银器冶

炼技术，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具备开采、冶炼和制作金银器的条件，如《旧唐书·吐蕃传》称ª又多

金银铜锡º
‹1›
，这样的优势为制作带有ª吐蕃特色º的金银器奠定了重要基础。美国学者薛爱华（E.H.Shafer）

曾云：ª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

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º
‹2›
可见吐蕃并不

完全依赖从域外进口金银器。

具体到吐蕃金银器的综合性研究，学界同样更加强调ª吐蕃特色º。例如，瑞士学者艾米·海勒（Amy 

Heller）在《中亚吐蕃的考古文物》一文中，介绍了一批海外博物馆藏和私人手中的吐蕃金银器，她认为这

批金银器一方面融合了多种外来因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本土文化传统和本地工匠的创新。此外，霍巍

先生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指出，吐蕃金银器当中虽有与唐、波斯、粟特等多种文化因素相互影

响和交融的痕迹，但也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
‹3›
。笔者认为，就目前公布的实物材料来

看，尚不能断定吐蕃确从中亚、西亚进口过金银器
‹4›
。因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鋬指金杯或许不是

在吐蕃时期输入的。

二  吐谷浑与粟特的商贸关系

据发掘者推断，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大致为8世纪中期，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统治时期（704-

755）
‹5›
。关于鋬指金杯的年代，由于素面带把杯在粟特银器中仅见于7世纪，该杯的制作年代显然也不

应脱离这一范围。考虑到金银器本身的耐用性和收藏价值，加之又是从域外流入，出现这种时代上较大

的差异，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血渭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带有吐蕃风格的ª外甥阿柴王之印º印章，为墓主人

‹1›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0页。

‹2› ［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16页。

‹3›   前揭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第12页。

‹4›  据笔者所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动物纹金高足杯，是目前为数不多被认为可能是吐蕃从中亚进口的器物，但

现存已知的中亚高足杯上似乎少见装饰大量动物纹样的情况。相比之下，高足杯在吐蕃棺板画上曾出现过，而装饰动物纹样的做法也在

吐蕃器物中十分流行，故这件高足杯更有可能产自吐蕃。关于该器物的具体介绍，可参见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

版社，2012年，第169、198、199页。

‹5›   前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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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认定提供了关键信息。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的称呼，阿柴王即吐谷浑王。韩建华先生指出，在

赤德祖赞统治时期，以外甥自称的吐谷浑王，非莫贺吐浑可汗莫属，其母便是吐蕃的墀邦公主
‹1›
。众所

周知，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5世纪青海道（即吐谷浑道）兴盛伊始，一

直到公元663年吐蕃最终兼并吐谷浑前，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已成为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

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原王朝与漠北、西域、西藏高

原、印度等地的交往。故不能排除这件鋬指金杯是在吐谷浑占据青海时期由粟特人带入的。

作为中古时代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早在3世纪起就开始沿着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

路大批东行，并逐步和中国的诸多民族接触、交往、融合。其中的重要商路之一便是从河西经青海到蜀

地
‹2›
。具体到考古发现上，在都兰吐蕃墓中曾出土过数量可观的金银器、织锦，当中所蕴含的粟特文化

因素已多为学者所强调
‹3›
。而长期以来一直控制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也在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

保持着同粟特的密切关联。例如，陈良伟先生曾提到粟特遣使南朝的两条路线
‹4›
，这两条路线均取道吐

谷浑。但总的来说，涉及吐谷浑与粟特之关系的专门研究仍然少之又少
‹5›
。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文

献、考古资料，对二者之间的商贸关系稍作论述。

早在南北朝时期，地处江南的梁朝就已与西域等地发生了十分频繁的通使贸易。经周伟洲先生考

证，梁朝与西域等地的交通正是经由吐谷浑的青海道。在这一过程中，吐谷浑充当了中西陆路交通的

中继者和向导
‹6›
。梁元帝《职贡图》滑国使下云：ª波斯□子锦玉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贡物。其使人菶

头剪发，着波斯褶、锦袴、朱麇及长壅靴（？）。其语言则河南人重译而通焉。º
‹7›
此处的波斯使臣康符真，

当是一位康国人，即ª昭武九姓º（粟特人）之一，而河南人则指代吐谷浑人。由于吐谷浑地处中西交通要

道，国内商业发达，ª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º
‹8›
。故本国商人们一般都懂多种语言，为粟

特人充当向导自非难事。

当然，除了本国商人外，吐谷浑境内也聚集了诸多外国商人，他们中不少已为吐谷浑王室所用。

‹1›   韩建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第83－90页。

‹2›   对相关材料及研究的梳理可参见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94－96页；霍巍

《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民族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15页。

‹3›   代表性文章可参见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第31－45页；许新国《都兰

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3－26页。

‹4›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96－297页。

‹5›   张艳玉对迁入河西、河东、河北地区的吐谷浑人与粟特人的关系作了考证，时间范围是在吐谷浑灭国之后。参见张艳玉《唐五

代时期内徙吐谷浑人与粟特人关系考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79－83页。

‹6›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7›   转引自饶宗颐《中外文化钩沉》，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04页。

‹8›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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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吐谷浑传》记：皇兴四

年（470）吐谷浑曾遣ª别驾康盘龙

奉表朝贡º
‹1›
。《周书·吐谷浑传》

又记：ª魏废帝二年（553）……是

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

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

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

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

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

万计。º
‹2›
这当中的粟特商人自

不在少数。葛承雍先生据此推

断，粟特商人完全有可能将金

银制品尤其是高级奢侈品运送

至吐谷浑王室
‹3›
。

2 0 1 9年9月，在甘肃省天

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岔山村发

现了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这是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

葬
‹4›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内出土了一套金银饮食器具〔图三〕，其中有一件银胡瓶，喙状流，束颈，鼓

腹，喇叭形圈足，弧形把，上端与口沿相接处有一圆球，通体素面。这类器物起源早，分布广，在罗马

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后，被称为ª胡瓶º。经观察，慕容智墓出土的这件银胡

瓶具有很多粟特特征，比如将把手的上端安在口沿处、颈部短粗、没有节状装饰等，与俄罗斯彼尔姆地区

（Perm District）出土的7世纪粟特金壶高度相似
‹5›
，时代也相吻合，故应为一件粟特输入品无疑。粟特人

安禄山曾献ª金窑细胡瓶º
‹6›
，亦可为旁证。

纵观中国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慕容智墓银胡瓶最接近的实物当属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李家营子出

土的粟特银胡瓶〔图四〕，同出的还有带把杯、长杯、盘、勺等银质餐具。齐东方先生曾认为：ª李家营子的

‹1›   前揭《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第2238页。

‹2› 《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3›   葛承雍《金腰带与银腰带——从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到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文物》2019年第1期，第69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第15－38页。

‹5›   前揭［俄］马尔沙克著，李梅田等译《粟特银器》，第34、89页。

‹6›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页。

〔图三〕 银胡瓶 （左） 及饮食器具 
慕容智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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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器可能就是这一带粟特商

胡的遗物。º
‹1›
就目前的情况

来看，此说仍然值得高度重

视。因为在唐代的胡商俑中

确实大量出现了手持胡瓶的

形象〔图五〕，这或许是胡商

的身份象征，而不仅仅是一

般的生活用品。至于胡商的

身份，则主要应是活跃在北

方地区的粟特人，甚至是

已经生活了几代的粟特后

裔
‹2›
。因此，慕容智墓出土

的银胡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粟特人同吐谷浑王族

的联系，不排除是粟特商人

进献于慕容智家族的礼品。

在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发现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也出现了胡瓶的形象〔图六〕，其特征

与慕容智墓所出银胡瓶别无二致，故研究者判断其为一件粟特银器
‹3›
。关于棺板画中人物的族属问

题，学界多倾向认为是吐谷浑人
‹4›
。结合本文所列举的相关例证而言，ª吐谷浑说º显然更加合乎情

理。《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记后唐长兴元年（930）有ª吐浑康合毕来贡驼马º，卷九七六记后唐清泰三年

（936）敕封的吐浑首领中有ª康息立º等。这些康姓吐谷浑人，原均是康国粟特人
‹5›
，他们很可能通过

进献礼品等方式逐渐融入了吐谷浑王室。

可供佐证的是，青海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宁、乌兰等吐谷浑故地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波斯银币、东罗马

‹1›  前揭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332页。

‹2›  葛承雍《唐代胡商形象俑研究》，载氏著《绿眼紫髯胡：胡俑卷（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87、96页。

‹3›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64页。

‹4›  代表性文章可参见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载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主编《藏学学刊》第

3辑ª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

究》2007年第2期，第49－61页。

‹5›  前揭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54－155页。

〔图四〕 粟特银胡瓶 
李家营子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五〕 唐胡商俑  河南洛阳出土
采自王绣主编 《洛阳文物精粹》，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1年， 第161页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鋬指金杯考 051

金币
‹1›
。荣新江先生指出：ª北方丝路沿线发

现的大量的波斯银币和少量的东罗马金币，

应当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而不是钱币源出

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庭人。º
‹2›
应该说，这些外

国古代货币的发现，不仅与粟特人的商业活

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进一步印证了吐谷

浑在东西方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可见，无论

是吐谷浑人为粟特人充当向导，还是粟特人

向吐谷浑人进献胡瓶等方物，本质上反映的

其实都是二者之间一种十分密切的商贸关

系，这种关系在吐谷浑国灭亡后依旧得以延

续
‹3›
。因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鋬指金

杯可能早在7世纪上半叶就已被粟特人带入

了吐谷浑境内。

相比之下，吐蕃统治时期不仅唐朝联结

中亚的丝绸之路受阻停滞，而且连最活跃的粟特商人也备受打击，敦煌从化乡300余户1400余口的粟特

移民大部分沦为当差纳贡的ª寺户º。在吐蕃控制的占领区内，商业贸易活动明显减少，货币几乎绝迹，

汉藏契约显示当时基本上都是以粮食进行交易，这些是由吐蕃掠夺性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
‹4›
。正因如

此，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吐蕃时期的域外输入品，现在看来或许亦有重新审视之必要。如日本东京古代东

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银碗，原系斯奈尔格洛伍（D.L. Snellgrove）于1961年从一名西藏贵族手中获得
‹5›
。有

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产自于巴克特里亚的银碗，7世纪时传入吐蕃
‹6›
。但鉴于考古背景的缺失，我们

同样不能排除这件器物是先通过丝绸之路传至吐谷浑境内，后又为吐蕃人所得。《周书·史宁传》记史宁

对突厥木杆可汗语云：树敦城是吐谷浑旧都，ª多诸珍藏º。史宁攻下树敦城后，ª俘虏男女、财宝，尽归

‹1›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

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第49－57页。

‹2›  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载前揭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234页。

‹3›  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粟特语文书（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条商路自西向东为：拂林、苫国、

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石汗那、汉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弭药和薄骨律。转引自林梅村

《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50页。

‹4›  转引自葛承雍《关于吐蕃在西域的研究反思》，载氏著《胡马度阴山：民族卷（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41－242页。

‹5›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第322页。

‹6›  Philip Denwood, ªA Greek Bowl from Tibet,º in Iran, vol.II, 1973, pp.121-127.

〔图六〕 郭里木出土棺板画 （局部）
采自青海省博物馆编著 《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 丝绸之路 （青海
道） 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 文物出版社， 2019年， 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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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突厥º
‹1›
。吐谷浑的重要城市内多藏珍宝，而这批珍宝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贡品进献给了吐蕃。据

托玛斯（F.W. Thomas）《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和文书》载，一名吐谷浑官吏在给吐蕃内务官论·王热的信

函中写道：ª作为吐谷浑下人，我仍然送来许多贡品……信使送公函和命令来德卡姆（Bde gams），我趁

便向上司呈献了贡品和报告。º
‹2›
这些史料足以证明，吐谷浑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吐蕃在兼并吐谷浑之后，并未彻底施行吐蕃化的政策。而是采用了以夷

制夷的方法，继续让吐谷浑王族实施统治，并与吐谷浑王互为婚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吐谷浑的自治

权。从2018血渭一号墓所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来看，这就是一座吐蕃化的吐谷浑王陵。五室墓、殉马坑等

具有明显的吐蕃化因素。但祭祀用羊肩胛骨、墓道东向、带台阶、彩绘木棺等，又带有明显的吐谷浑文化

特征
‹3›
。另一方面，吐蕃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中亚产生了贸易往来。有学者指出，金银

器与织锦是吐蕃从中亚进口的主要商品
‹4›
。尽管其产地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粟特文化因素可视作

这两类吐蕃文物的主要共性之一。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吐蕃工匠在创作的过程中多少参考了

吐谷浑时期的粟特输入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粟特文化的传播。

三  结语

综上所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鋬指金杯应该是一件7世纪的粟特输入品。在吐谷浑占据青海时

期，都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
‹5›
。这件粟特金杯的发现，既反映出吐谷浑与粟特之间密切而友好的

商贸关系，也为研究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在强调这座墓葬中所

蕴含的吐蕃、吐谷浑等文化特征的同时，以粟特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特征也是不容忽视的。2018血渭一号

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吐蕃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族群和文化上的多元互动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附记：本文部分图片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甄强、内蒙古博物院

郑承燕惠赐，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周书》卷二八《史宁传》，第468页。

‹2›  转引自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6页。

‹3›  前揭韩建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第86页。

‹4›  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第53－56页。

‹5›  例如，北魏时期有宋云、惠生一行出使西域，经吐谷浑地，云有ª土（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º。周伟洲先生认为，此城当在今

青海都兰县境。参见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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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Gold Handled-Cup of Xuewei Tomb No. 1 in Excavation 
2018, Reshui Cemetery in Dulan, Qinghai Province

Fu Chengzhang

ABsTRAcT:  It is studied in the thesis by a contrast analysis between the gold handled-
cup of Xuewei Tomb No.1 in Excavation 2018 at the Reshui Cemetery in Dulan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 with the similar wares in the arts of the Tang and the Sodigan that this 
cup is likely imported from Sogsiana in 7th century, which as the remaining object evidences 
the close business and trade between Tuyuhun and Sogdiana. This gold-handled cup an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same type are a further proof of Tuyuhu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meanwhile the multi-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integration commonly taking place in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during the Tubo period.  

KEywoRDs: Xuewei Tomb No.1 in Excavation 2018;  gold handled-cup;  Sogdian;  
Tuyuhun
 
 
An Analysis to the Pictorial Line-Carved Epitaph-Cover and the 
Stone-Coffin of Xue Huaiji’s Tomb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Wu Junhua

ABsTRAcT: This thesis intensively reads to interpret the incomplete line-carved text 
remaining in the epitaph cover and sarcophagus of Xue Huaiji’s tomb of Xiaochang 2nd 
Year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526) by consulting 14 groups of epitaphs and 10 sets 
of pictorial stone coffins in content and format which are dated to Luoyang times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summing up the following: this style of themed-line-carving comes 
out earliest and most in the Luoya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Wei dynasty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times; they mainly have ‘Four Deities Ascending Immortal’ as the  
motif with few ‘Filial Son Story’; there is no limit in schema and design for the assisting 
patterns with groups of deities and creatures, with supporting decoration secondary in  
composition; there are models likely ready for user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Northern-Wei Dynasty;  Xue Huaiji;  epitaph-cover;  stone coffin;  the 
line-ca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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